
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，蒋介石极为重视在

天津办起的《大公报》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。蒋与张

在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。有分歧有共识。蒋介石特

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，视其为“国士”，甚

至不计较对自己的责难顶撞；而张季鸾对蒋介石则感

恩图报，善始善终。

士逢知己

!"#$ 年 % 月，北伐军已攻至京津。张季鸾于 ## 日

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民国宿将冯玉祥，得知蒋介石沿

京汉路专车北上，便和冯于 & 月 ! 日凌晨赶到郑州迎

接。在这里，张又意外地遇见了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

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、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

群。邵、张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，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

熟识的老朋友。经冯、张、邵、陈的介绍，张季鸾与蒋介

石“悦然面悟”，由此知遇。

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，张读东京第一高

校，蒋读士官学校。蒋张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，见过孙

中 山 ，特 别 是 张 在 日 办《 夏 声 报 》名 气 很 大 ，蒋 有 所

闻。辛亥革命前夜，一大批热血青年都回国报效，他俩

也差不多同时回来，辗转奔波。蒋介石对张季鸾印象

颇深的是张曾在辛亥革命后《民立报》、《中华新报》

当记者时，为披露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和段祺瑞与日

本签署出卖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约消息而两陷囹圄。蒋

很钦佩张的热胆忠肠。但有几件事又使蒋尝试了张季

鸾笔锋的犀利和舆论阵地的重要。其一是 !"#& 年上海

的“四·一二”政变，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

群众。当年 ’ 月 #" 日，张季鸾写出了《党祸》的社评，

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、残害进步的反动行径。社评说：

“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，但现

却大开杀机，实属口是心非丑恶的两面行为。”并对蒋

介石的倒行逆施、屠杀行为表示“极端抗议”。张季鸾

写的这篇社评，博得了社会上的称颂，也使蒋介石名

声扫地，遭人唾骂。第二件事是 !"#& 年 !! 月 ’ 日，张

季鸾在《大公报》上写出了《呜呼领袖欲之罪恶》的

社评，斥骂汪精卫“特以‘好人为上’之故，以殉其变

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，则直罪恶而已”。这些话说

的蒋介石怦然心动，颇有同感，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

为汉奸领袖。蒋佩服张季鸾的过人眼力。第三件事是

!"#& 年 !# 月 # 日，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次

日，张秀鸾很快写了一篇《蒋介石之人生观》的社评，

斥蒋“离妻再娶，弃妾新婚”、“兵士徇生，将帅谈爱，

人生不平，至此极点”等，还骂蒋“不学无术，为人之

祸”。文章冷嘲热讽，可谓淋漓尽致。蒋介石看在眼里，

痛在心中：这个张季鸾，笔头子如此厉害，今后必要为

我所用。张季鸾与蒋介石不“骂”不相识。相识后，他

们又相处得恩恩怨怨，若即若离。蒋的“文胆”陈布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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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高人都会洁身自处的。———大仲马

曾说过：蒋介石对张季鸾的亲睐与器重，除了张的文

采出众，人品端正，操守清廉外，是蒋“爱屋及乌”。蒋

对陕西人印象颇好，是因为他在黄埔军校有些学生的

“卓著才干”所形成，如关麟征、杜聿明、董钊和张耀

明、刘玉章、胡琏、高吉人、张灵甫等陕籍将领，都曾追

随他鞍前马后，南北征战，或统领大军，碟血沙场，为

蒋家王朝的统治算是尽了力尽了责，且“忠心不二”。

蒋介石曾对人夸奖说：“陕人是龙不是虫”。蒋对陕人

的情感世界不能没有张季鸾的因素。

坐在首席上的贵宾

蒋介石从不看 《中央日报》，也不看 《新华日

报》，但每日必看《大公报》。在他的办公室、公馆、餐

厅里各放一份《大公报》，以备随时查阅。自郑州晤面

后，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友好，对《大公报》的寄托逐渐

加深。中原大战前夕，蒋介石想起了一年前见面的张

季鸾，更想把《大公报》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，就于

!"#" 年 !# 月 #$ 日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

各家报馆，发出求言诏书，电文的抬头为：“大公报并

转全国各报馆均鉴。”论当时在全国报界的资格和发

行量《大公报》还不算太老太大，但蒋此电一发，确定

了《大公报》舆论权威之地位。!"%! 年 & 月 # 日，在纪

念《大公报》发行一万号时，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

《收获与耕耘》贺词，称该报“改组以来，赖今社中诸

君之不断努力，声光蔚起，大改昔观，曾不五年，一跃

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报纸。”张季鸾和吴鼎昌、胡政

之三人受宠若惊，感激不已，特别是张季鸾已初感到

蒋知遇之恩的惠泽。还有，!"%’ 年夏，蒋介石在南京励

志社大宴百官，被请的数百人均为蒋的重臣股肱和社

会名流。人们当时看到，在蒋介石的首席桌上，紧靠蒋

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，而且还看见蒋

给张频频斟酒挟菜，二人谈笑风生，与宴者莫不有“韩

信拜将，全军皆惊”之感。人们也从这里悟出了蒋张之

间一见如故，知己相逢的深重情谊。!"%( 年国家抗战

正酣，可蒋介石却未忘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的

五十寿辰，特向正在汉口的张季鸾致电祝贺，并派专

人送礼慰问。自称“报亲恩，报国恩，报一切恩”，具有

报恩主义的憨直文人张季鸾面对如此礼遇，对蒋的独

裁统治还能再说什么呢。

"田 斌

蒋介石的恩恩怨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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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上空飘洒的公开信

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图报，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

的知恩回报。综观张季鸾的许多主张、观点、评论，应

是基于国家兴亡、民族生存这一爱国主义立场上的。!"
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的中国，军阀割据，混战交织，人民

饱经战乱之苦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的

铁蹄已踏上中国东北三省，并不断骚扰渤海东海，民

族矛盾已升为主要，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。张季

鸾认为，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，才能承担

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，这个主张就是 “国家中心

论”。《大公报》老记者王芸生、曹谷冰回忆说：“张所

主张的国家中心论，实际上是让人们把蒋介石当作国

家中心来拥护。”

!"#$ 年冬，西安发生了“双十二”事变。!# 日正在

天津的张季鸾得知后，“在报馆里坐立不安，来回踱

步，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。这一天他连饭都未

顾得上吃”。后来张对记者徐铸成说：“他们要蒋先生

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，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

话，千万勿破坏团结，贻人以口实，让敌人乘虚大举进

攻，各个击破。”张的这番话，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

之见。更具奇特的是，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论，题目竟是

《西安事变之善后》，事变刚刚发生，就提出了 “善

后”，这表明了张已对事变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

的基本构想。张在社评中说：“解决时局、避免分崩”，

“国家必须统一、统一必须领袖”，“故吾以公为私各

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”。次日，张又写

了《再论西安事变》的社评，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

重，呼吁张学良、杨虎城二人“幡然回悟”，尊蒋领袖之

中心地位。事迹不和蒋不归，张季鸾为蒋分忧，为此为

大，且笔耕不缀，一天写一篇社评文章。!% 月 !& 日，张

季鸾又写出了 《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》，写道：

“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封信快带到西安，望西安大家

看看，化戾然为祥和。”文章一发表，蒋夫人宋美龄立

即派出飞机，带了数万份这张报纸，飞临西安上空散

发。这是中国新闻报纸史上的创举。!% 月 %’ 日晚 $
时，《大公报》社传来了蒋介石返回南京正在洛阳休息

的消息，张季鸾“特别兴奋，露出了许多天不 见 的 笑

容”。当晚，张季鸾就写出了《国民良知的大胜利》的

社评，称这是“普天同庆、全国欣喜”的盛事。自此，张

与蒋的个人关系已加深到了全国没有几个人能拥有、

能胜过的地步。据说与蒋介石敢平起平坐，去蒋官邸事

先不须通报的也是几个人，而张季鸾当属其中。

抗战初期，蒋又把张召在外交事务方面代为做事，

先与德国人陶德曼进行斡旋，后又受蒋指派去香港与

日本人接洽。!"#& 年 ( 月 ( 日，抗日战争爆发周年之

际，张季鸾又为蒋介石起草了《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

国军民书》的文告，为蒋提出了“国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，

军事第一，胜利第一”的口号。次年，张又为蒋写了《国

民精神总动员纲领》的文章，陈布雷在此文中添上了

“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”两句。另外，张季鸾在《大公

报》上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、揭露日本、鼓舞斗志的好

文章，且大都从维护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利益，团结各

方抗日的这一基调出发。这些使蒋介石深刻感受到了

张季鸾的忠直和新闻舆论的重要。

并非都是和谐

以张季鸾为主所办的《大公报》之所以在国内外

享有盛誉，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，特别是在国共

两党之间都无反感，是张季鸾独立办报，不盲从，不趋

炎附势，尊重客观实际的结果，也是张季鸾独到的精明

之处。

#) 年代，在当时国民党的一片“剿共”声中，张季

鸾就打发记者到红区采访。!"#) 年 * 月 !! 日的《大公

报》上刊登了“红军纪律严明，百姓拥护”和“吃民间

饭，每人还给五百钱”等消息。此间，还报道过红军英

勇作战，士气旺盛的事迹。!"#* 年 $ 月，《大公报》附

刊《国文周报》上，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、组织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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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，向世人告示，红军不是国民党

宣传的“土匪”、“流寇”等。当时《大公报》的记者范

长江就是在看了这些文章后，萌生了到陕北、西北考

察的念头。经张季鸾的首肯，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

履，写出了《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》、《从瑞金到陕

北》和《陕北共魁刘志丹》等 !" 余篇通讯报道，稿件

寄回后由《大公报》连载。此举像寒夜中的一束火炬，

照亮了大地，像一声春雷，震撼人心，使全国人民开始

了解共产党、了解红军长征，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，一

时《大公报》名声大振，范长江名声大振。#$!% 年《大

公报》又登出了范长江写的《动荡中之西北大局》的

通讯，蒋介石看到后，把正在南京的张季鸾叫到他的

官邸大骂一顿。这是张与蒋较为明显的一次不和。

在抗战期间，张季鸾还有联苏之想。早在 #$!# 年，

他就派记者到苏联采访，多次报道苏联经济建设情

况，希望中国有所借鉴。#$&" 年，他又向蒋推荐邵力子

担任驻苏大使。张的这些言行，与蒋不很和谐。

最鲜为人知的是，早在 #$&# 年 % 月，张季鸾就在

一篇社评中说道：“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

员长彻底讨论几天，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

识能真实成立，一致谅解，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

合作，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，其打击敌人的力量

比什么都伟大。”这个建议是张季鸾在著名的重庆谈

判四年前首次提出来的，应该说张季鸾是重庆和谈的

最早倡导者，具备着报人的敏锐和远见卓识。张的这

些话既是提给毛泽东的，也是说给蒋听的。而且张季

鸾的过人之处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政党看待，与国民

党放在一个平等地位。还据说，在发表过的《大公报》

上字里行间，没有“共匪”、“赤匪”等字样。这就是张

与蒋的不同之处。

“握手犹温”

#$&# 年 $ 月 ’ 日，张季鸾在重庆病逝。整个国民

政府和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。

$ 月 % 日，得知张季鸾病危的消息后，蒋介石亲自

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。蒋坐在张的病榻前，握

着 他 的 手 ，望 着 他 的 清 瘦 的 病 容 ，眼 睛 含 泪 ，呐 呐 数

语。眉宇重凝，一往情深，体恤他这位充满忠爱、才情

横溢的老朋友的最后时刻。$ 月 ’ 日凌晨，张季鸾撒手

而去，走完他 %! 年淡泊宁静而跌宕传奇的人生历程。

张逝世后，蒋介石立即致《大公报》社唁函。函曰：“季

鸾先生，一代论宗，精诚爱国，忘劬积瘁，致耗其躯。握

手犹温，莒闻殂谢。斯人不作，天下所悲。怆惮之怀，耻

可言罄。”其中的“握手犹温”一句，是说前一天蒋到

医院探望张的情景。

$ 月 (’ 日，《大公报》 社暨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

各报联合会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，蒋

介石亲率孔祥熙、宋子文、张群、张治中、于右任、陈布

雷等人前往吊唁。中共方面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

人也前往吊唁。张的灵堂布满鲜花挽联，各界前往吊

唁者从清晨至夜晚，达数千人，素车白马，极尽哀荣。

灵堂中央，还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：“天下慕正

声，千秋不朽；崇朝嗟永诀，四海同悲。”当天，蒋介石

签署了国民政府“褒扬令”，对张季鸾备崇表彰。

次年 & 月 ($ 日，张季鸾灵柩奉移归陕，陕西各界

!""" 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，奉移“兴善寺”暂寄。$ 月

% 日，在兴善寺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，蒋介石亲临大会

致祭。蒋很少出席这样的祭奠仪式。这次特由川到陕，

千里迢迢，更说明蒋与张非同一般的关系。这一天，西

安全市下半旗致哀。

张季鸾与蒋介石之间的交往，有恩有怨有始有

终。张季鸾对得起蒋介石，蒋介石也对得起张季鸾。

(""( 年 & 月 (" 日

（责编 征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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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———顾起元 &$


